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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手势往往具有多重功能，这些功能往往互相交织、重叠。例如，图示型手势和指向型手势既可以

是隐喻手势，也可以充当节拍手势。因此，最新的研究倾向于以图示型、指向型和隐喻的维度（dimension）来描

述手势（McNeill 2005; Mittelberg, Evol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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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口译被认为是一种多模态、具身认知的跨

语言中介活动，依赖语言、听觉、视觉等模态（Seeber 

2017；Stachowiak-Szymczak 2019）。口译员接收听觉

和视觉信息，即发言者的面部表情和手势，以及视觉辅

助工具如幻灯片和笔记，并将这两种类型的输入结合在

一起（Seeber 2017）。

探究口译活动中的多种模态是近年来口译研究的重

点。但是过往研究主要探究视觉辅助工具、笔记、音频

等模态，鲜少聚焦手势这一模态。而同声传译员通常

在同传过程中常常作出各种手势，即使听众看不到他

们（Galhano-Rodrigues 2007；Galhano-Rodrigues，

Zagar Galvão 2010；Zagar Galvão 2009，2013）。本

文故此梳理了国内外同声传译手势研究。

二、理论框架

（一）手势

手势（gesture）指“说话中出现的任何动作

（Feyeresien，de Lannoy，1991）。手势有两种基本

类别：标志性手势（emblematic gestures）和共语手

势（co-speech gestures），本文主要探讨共语手势，

即说话时伴随语言的手部动作。透过手势可以观察认知

活动（Goldin-Meadow和Alibali 2013：269）。在共语

手势中，这一点尤为明显：共语手势是伴随着言语的手

臂和手部的独特、自发的运动，提供了一个窥视说话者

观点、兴趣和心理形象的窗口。”

（二）手势的分类与功能

共语手势还可以进一步分类，而分类有不同的标

准，McNeill（1992）根据从功能角度把共语手势分

为四类：（1）图示型手势（iconic gesture），这

些手势描绘人物、物体、动作或事件；（2）隐喻手势

（metaphoric gesture），这些手势也是图像化的，但

指代抽象概念；（3）节拍手势（beat gesture），这

些手势是有节奏的手部运动，强调伴随的词语；（4）

指向型手势（deictic gesture），这些手势指向具体

的物体和事件，或者指向隐喻表示抽象概念的具体位

置。

由于手势往往具有多重功能，这些功能往往互相交

织、重叠。例如，图示型手势和指向型手势既可以是隐

喻手势，也可以充当节拍手势。因此，最新的研究倾向

于以图示型、指向型和隐喻的维度（dimension）来描

述手势（McNeill 2005；Mittelberg，Evola 2014）。

在一个手势中，所有这些维度相互作用，因此不能说某

一个手势是单一的图示型手势或指向型，而应该说某一

个手势有着不同维度的隐喻性或指示性。为了确定手势

的局部功能，不同的维度必须“与伴随手势的言语和其

他语境因素结合在一起”（Mittelberg，Evola 2014：

1740）。

Kendon（2017）则从语用学角度将手势分为三类：

（1）指称型手势（referential gesture），手势有

助于言辞的指称意义；（2）语用型手势（pragmatic 

gesture），手势有助于组织言辞的结构，例如，提供

有关其言辞力量的信息或强调言辞的某些部分；（3）

互动型手势（interactioanl gesture），互动得以调

节。

三、同声传译中的手势研究

正如前文所言，尽管观众通常看不见译员，但同声

传译员在同传箱中也会运用手势。Adam（2013）对手

势在同声口译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研究，发现在命题

密度较高的言语片段中，口译员手势频率更高，并且

Chaparro Inzunza（2017）表明手势可能对口译质量产

生积极影响。

大多数关于同声口译中手势的研究表明，不同类

型的手势往往存在重叠，这意味着手势往往是多功能

的。例如，Galhano-Rodrigues（2007）发现手势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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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图示和指向功能。她还观察到一些图标手势则提供

了对记忆的支持，帮助口译员“在她尚未表达出来并

且正在听说话者的下一句话时保存意义”（Galhano-

Rodrigues 2007）。Zagar Galvão（2009）发现有些节

拍手势带有图示特性，并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示例：讲者

在他面前的空间中绘制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地图，然后指

出了他正在谈论的不同地区。

Adam和Castro（2013）的研究聚焦于节拍手势，

发现它们往往与图示和隐喻手势重叠。Adam和Castro

（2013）的结果表明，大多数节拍手势用于强调，辅以

语调元素；许多出现在译员犹豫的时刻，比如口译员自

我修正时。

Stachowiak-Szymczak（2019）研究了同声传译和

交替传中的节拍手势。她的研究基于一个观点，即口译

是一种认知负荷较高的具身活动，为了应对这种负荷，

口译员会采用手势和眼动等身体活动，以促进认知加

工。在她的实验中，她使用数字和列表作为“问题触发

器（problem trigger）”（Gile 2009：192），以增

加“局部认知负荷”。她发现，当口译员需要传译数字

和列表时，平均凝视固定时长和每分钟的节拍手势数

量增加，而视觉和听觉输入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影响了

口译员观看屏幕的频率。基于这些发现，Stachowiak-

Szymczak（2019：119）得出结论，“节拍手势可能是

为了更好地应对局部认知努力而产生的”，并且视觉和

听觉信息在口译过程中得以整合。

Leon和Celia Martin de（2021）则深入分析了一

位同传译员在一次远程视频同传中的所有手势，探究

不同种类的手势在传译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两位研究

人员发现，指称型手势和语用型手势在同声传译过程中

起不同作用，当EVS增大时，译员的指称型手势增多，

图示程度与指向程度较高的手势接连出现。部分指称型

手势与心理图像的具身化有关，多数指向型手势用来组

织指向同传箱中位置的信息。其次，二人还发现当译员

犹豫，犯错时，会使用语用型手势，促进同传过程。使

用语用型手势时，译员往往会看向视频画面，EVS会减

少。

国内对于同声传译中手势的研究相对较少。胡敏霞

（2021）对现场口译视频片段的译员手势进行多模态试

点分析，发现讲者和译员打手势的现象普遍存在，二者

的主要手势类型都是节奏型手势；认知负荷更高的译

员，手势数量更多，手势位置更高，可能出现更多的非

典型共语现象；大部分讲者的手势会被译员还原和模

仿，但译员手势也映射自身认知加工过程，而且手势数

量并非越多越好。这是国内首次对口译手势进行多模态

实证研究，结论与国际口译手势研究发现基本一致。

四、同传手势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手势的分类与判定

在研究中，手势的分类与判定一直没有统一的标

准。Macneil根据功能划分不同种类，Kendon根据语用

划分不同种类，究竟哪一种适用于同传手势研究尚无定

论。同时，判定一个具体的手势究竟属于哪一类手势也

没有客观、统一的评判标准。以往的实验中，手势种类

判定都是参考多个译员判定结果而成，主观性比较强。

（二）手势的功能

对于不同种类手势在同声传译中起到什么作用，还

没有清晰、明确的答案。目前的研究结论中，对于手势

与译员传译表现，仅能提供表象与表象的对应，对于背

后的路径与机制尚无细致探究，手势在传译中的功能

只有模糊的答案。译员究竟是做手势好，还是不做手势

好？手势的数量是否与传译质量呈现线性相关，还是存

在一定的阈值？这些问题都缺乏全面、充分的实证研

究。

迄今为止研究表明，尽管目前尚不清楚不同类型

（或维度）的手势在口译过程中是否发挥不同的作用，

手势以多种方式支撑口译员的认知加工。大多数研究聚

焦一种类型的手势，而且大多数分析仅涉及口译过程的

某些具体片段或使用短词句作为输入，很难比较不同类

型的手势在一个口译过程中的功能。

（三）实验对象数量问题

同声传译实证研究中，研究对象的数量一直是困扰

研究人员的难题，在同传手势研究中更是如此。由于不

同译者打手势的习惯不同，加之手势种类繁多，多数研

究集中在一种类型的手势上，而且大多数分析仅涉及口

译过程的某些具体片段或使用短言辞作为输入，这使得

研究人员很难比较不同类型的手势在一个口译过程中的

功能。

（四）实验效度

当前的主要分析工具都是ELAN分析软件，该软件目

前只能在模拟场景中应用，无法充分还原实战同传场

景。同时在实战中，同传译员往往还需要操作电脑、查

阅资料、记录笔记，这也会成为影响译员手势选择的重

要因素。受限于种种原因，当前的研究实验都是模拟实

验，抑或利用语料库进行库助研究，无法在真实的同传

箱中开展实验，实验效度受到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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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

手势作为一种模态，成为口译认知研究的新领域。

然而，目前国内外对口译，尤其是同传手势研究较少，

中英同传手势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当前研究面临诸多问

题，比如手势的分类模糊不清，实验的条件难以满足，

实验的效度有待提升。为手势分类建立清晰明确的标

准，提升实验的效度，研究实验结果对翻译教学与实战

的作用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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